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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媒时代革新人际互动的交互方式，人类社会群体在此时代获得了更大规模的开放式交流空间。“圈层

化”传播使圈层内的信息呈现出孤立、封闭的状态，为当下散布的负面、有害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

的庇护方式。智媒时代，“圈层化”的传播方式撼动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话语主导权，教育主体

与客体之间的有效关联性被“圈层化”传播割裂，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困境。认

识“圈层化”传播的形成逻辑，探析“圈层化”传播困境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治理路径，成为重

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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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the interaction mode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has been i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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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ed, and human social groups have gained a larger scale of open communication space in this 
era. The “circle based” dissemination presents an isolated and closed state of information within 
the circle, providing a strong shelter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negative and harmful information cur-
rently disseminated.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the “circle based” communication method has 
shaken the discourse dominance of the subject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effec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subject and object has been separated by the “circle 
based” communication, bringing new difficul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logic of “circle based” communication and 
exploring the governance path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under the di-
lemma of “circle based” communication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link in reconstructing the dis-
course system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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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社交媒介不断更新迭代的智媒时代，互联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互联网的本质在于加强事物之间

的连接，升级与深化人际连接关系，当前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强连接”甚至“过度连接”的趋

势。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圈中，“圈层化”的连接方式极易使圈内成员的人际交往方式陷入“双螺旋式”

陷阱。“身份、财富、地域都不再是传播的权力或枷锁，每个人的传播能量已经穿破层级壁垒，开始顶

层和底层的直接交流”[1]。全新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交空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

方式。“圈层化”传播成为了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良性交流的枷锁，在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领域中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规范与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2. “圈层化”传播在智媒时代的形成逻辑及特点 

“圈层”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的，主要描述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圈层

现象，即在一个区域中发展形成一个以城市为中心，依次向外扩展的排列方式。目前，学术界对“圈层”

一词未做出明确的阐述，但是根据已知的传统定义，“圈层”是由多个个体联系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大

的社会网。在这个社会网中，群体往往有相似的认知、观点与态度。了解“圈层化”传播，首先要认识

其形成逻辑与传播特点。 

2.1. “圈层化”传播的形成逻辑 

圈层化形成的技术逻辑。人工智能化拓展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全新领域，打破了原有的时间限制与空

间限制，人类的活动可以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一些互联网企业主及时抓住了共性层级背后的商机，借

助算法、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将“随机性”的网络发展成为“指定性”的层级，试图寻求利益的最大化，

演变至今，逐渐“圈层化”。协同过滤算法机制可以最大程度上计算并推荐难以进行文本结构化表示的

对象，使受众对象发掘更多潜在的但尚未发掘的新的兴趣爱好，扩大社交圈层。新的技术手段使圈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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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的分离性再次强化，处于不同圈层的人群接收大相径庭的社交文化，构筑不同关系网中的圈层文化。 
圈层化形成的历史逻辑。《淮南子》曾说：“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天下为之圈”[2]。一个特

定区域或是范围，必然会有圈内、圈外作为划分，然而圈内与圈外，中间可能会有层层壁垒。“圈层化”

传播的文化并非网络时代的专有产物，自古以来，“圈层”就存在于各领域、各部落之中，以核心组织

文化为中心，不断向外辐射，对圈层外人员产生一种强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圈外组织者，壮大圈层气势，

组织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早在 20 世纪初，费孝通在“差序格局”理论中提出：中国的乡村就存在“圈子”。

处于圈子中的人如石入水中产生的“涟漪效应”，根据交往程度、熟悉度等社交影响因素一圈圈外散，

形成“圈子”这一特有的社会现象。21 世纪以来，网络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改变着以地域、血缘为基

础的传统圈子，形成了以兴趣、情感、文化为纽带的新的网络圈子。 
圈层化形成的现实逻辑。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67 亿，较上一年新增网民 3549 万，

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 [3]。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拓宽了人们的社交媒体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在微信、微博、短视频等便捷的社交媒体圈中分享自己的生活，随时随地与自己的朋友隔着屏幕进行无

阻碍的交流，网络空间俨然成为现代大众生活的新空间。在这种新的空间内，大数据会根据成员等级、

交流频次的喜好，依据其搜索次数、查阅习惯等，及时、准确地锁定用户的喜好，进行精准投放。长此

以往，通过新的需求导向，达成新的默契，形成特定的文化圈层。 

2.2. 圈层间的传播特点 

圈层间传播群体呈现同质性趋势。群体交往中，人际连接的重要特征为“基准类聚”，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通过研究社会群体形成规律提出了“同质性”这一概念。在网络空间

构成的圈层中，社会群体之间表现出的同质性特征更加明显。构成群体社交圈发生同质化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在于人与人通过互联网连接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会受到生活环境、地理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社

会学家安德里亚斯·维默尔在对 Facebook 的运行状况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经常在社交媒体圈上发布

自己合照的学生更容易上升到朋友的关系，这是因为个体的朋友圈会受到教育背景、家庭生活习惯等不

同因素的影响，这些结构性因素对同质性的影响不亚于个人的选择。处于智媒时代的大背景下，人们更

容易受“同质性”因素的影响。 
圈层间现实生活空间窄化。圈层理论认为，社会中的单个个体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遵循由中

心向边缘扩散的准则：个体与中心距离越远，受“圈层化”传播中出现的群体效应强度越弱。因此，在

形成圈层之前，个体会根据利益交换守恒原则对圈内成员进行筛选，寻求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以期达

到自身的发展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社交媒体成员的关系会呈现出强弱不同的特征：身份地位接近、具

有相同生活习惯的成员会构成“强关系”；反之，通过好友圈形成的点头之交，会呈现“弱关系”。例

如 bilibili 弹幕站，专门收集动漫爱好者的制作视频，作为视频网站，与抖音、快手等竞争力较为薄弱，

但是它主攻“二次元”领域圈层，其最大的卖点就是弹幕的吐槽，发弹幕的样式也可以区别用户锁定的

爱好，划分不同的圈层。智媒时代下，社会成员之间由于不同影响因子的存在，而形成的“强弱关系”

使得圈层成员在现实生活中所获得的空间结构窄化。 
圈层间出现“信息孤岛”现象。智媒时代的加速发展，媒介传播过程中介体与途径都发生了新的变

化，具备了更加完善的功能。媒介内成员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沟通与交流，形成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的圈

层。社会交往的必要前提是进行信息交往，在特定的圈层中，各成员所关注的主要信息会拘泥于特定的

范围，真正有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会因圈层性质不同，得到不充分的传递与交流，圈层内的成员无法获

得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熏陶。再者，“圈层化”的存在限制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圈层之间的传递，

使得媒介成员关注的信息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形甚远。一旦人们长期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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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不感兴趣的问题，接收到的信息就会有限，长此以往，会将自己封闭在“信息茧房”之中，致使主

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效力受限。 

3.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导权在圈层化传播中的流失呈现 

自新媒体元年以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传播领地随媒体技术的进步不断拓展，教育客体极易

退回到“圈层化”的传播小群中，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的过程中，圈层与圈层间壁垒加固，不

同圈层间话语交流与传播更趋困难。 

3.1. 话语主体的弱主导性冲击权威力 

马歇尔·范阿尔泰曾经提出了“网络巴尔干化”的概念，“网络巴尔干化”即整个网络圈层会随媒

介的发展被撕裂成代表几个或多个利益的子群，发生组内同质、组间异质的怪异现象。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产生于教育主、客体发生的相互作用中，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话

语的秩序》一书中，米歇尔·福柯首次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在福柯看来，话语权是渗透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来的一种权力，它彰显着一个人的影响力与社会价值，关系着个体的利益能否得到有

效的保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理应掌握在教育主体手中，由教育主体根据教学性质对教育客体进

行教学内容的灌输。但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发展与重组，很多人逐渐习惯于快餐式的学习：喜马拉雅听

书、“指尖阅读”等，新的 APP 的出现虽然使教育客体获取知识的方式便捷化，但却压缩了他们深度思

考的时间。纷繁复杂的数据和信息整合到网络平台之后，构建了与众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些体系之间可

能存在与社会主流意识相背的价值观：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在网络传播中盛行，历史虚无主义、新自

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利用网络公开性在各媒体平台大肆宣扬代表派别的观点，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客体

的价值表达，削弱话语客体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与接纳。 

3.2. 话语内容的偏时效性弱化引导力 

圈层中表现的“契约精神”指圈层成员能够本着文明、理性、守信的原则，自觉遵守圈内的规章制

度与活动规则。大学生网络圈层看似遵守契约精神，但其成员和成员之间个性迥异，兴趣也比较分散，

很难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会过多的关注考据，它总是与不同的社会背景相联系，表

征话语与社会现实、话语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新关系。在以碎裂化、异质化、多元化为特征的多元化

社会，不同圈层的教育客体过分注重话语的流行性与个性化，催生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生态灰色

发展。互联网上时代的社会成员天然抗拒一成不变的叙事方式，更加关注自我的情感抒发表达，他们乐

于通过弹幕、表情包、段子等方式进行互动交流。新生一代网民过分注重话语表达方式的流行性，喜欢

从个体有限的认知中追求流行性话语，例如，在表达爱国情感时，衍生出了“小粉红”、“此生不悔入

华夏”等流行性语言，话语表达方式更趋“泛娱乐化”。加之新媒介话语规约机制的不完善，产生“流

量之上”的网络话语乱象问题，应用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会出现话语失范现象，削弱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的引导效力。 

3.3. 媒介传播的强失衡化削弱传播力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良性发展是顺利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当前多元媒介的助力下，

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大量不同的媒介话语表达符号，这些符号摆脱场域环境与时间空间限制后，极大地破

除了物理距离造成的隔阂。“在自媒体和即时通讯大量普及的现代网络社交平台中，充斥着大量虚拟或

未经证实的伪信息。数字网络让分享变得廉价，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潜在的参与者”[4]。媒介失衡化，

强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媒介资源、媒介使用情况、地域分配状况的不平等性，使教育客体接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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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质量具有参差性，更深程度上的媒介失衡性会随媒介技术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差异。处于重

塑关键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需要借助媒介传播，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当今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社会结构会随世界格局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不同集团、政党竞相争夺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宣

扬代表本阶级利益的观点与主张。其中存在的消极甚至具有错误诱导行为的社会思潮，扰乱教育客体对

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认同，影响价值观念的构建，污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极大程度上

削弱了媒介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流话语的传播效力。 

4. 重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导力的行动路线 

积极、健康的圈层传播有利于重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消极、低层次的圈层传播则会对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造成消极影响，进而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探究“圈层化”传播

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治理路径，迫在眉睫。 

4.1. 提升受众者素养，恪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导权的把握，只有经过教育主体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催化教育客体发生对

话语内容的内化反应，将宣扬的主流话语获得双方的认同作为前提条件，才会成功地引导与发动教育主

体，最终取得“圈层化”传播中的主导话语权。面对现阶段的网络空间新形态，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

先在身份被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匿名性、无中心性等特征解构，传统的权威性形象受到挑战，但“去身

份化”不等于“去主体化”[5]。教育主体在传播过程中需要首先审视话语内容，将积极向上的网络话语

自然地融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最大程度上接地气、生活化，最大

限度地激发教育客体的学习兴趣。其次教育主体要不断创新教育模式，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上做出调

整，实现圈内圈外线上线下相连接，通过算法、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向教育客体圈层输入主流价值观念，

增强群体互动。最后要有效整合智媒时代下，将有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实现跨界互动，打

通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的交流渠道，使圈层交流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有效载体。 

4.2. 审视话语表达内容，打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矩阵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

体系建设”[6]。在媒介技术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方面的障碍是关键性障碍。碎片化时代，人人都

是内容生产者，内容生产主体、生产形式、传播介质更加多元化，任何碎片化的信息都有可能被关注、

也有可能被淹没，因此需要加强话语表达能力，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从内容、形

式等各方面下功夫：一要建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气象站”，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通过座谈会、

理论研讨会等方式，邀请主要社会学者或学生代表进行集中研讨与交流，线上线下同步交流，增强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权威性，对话语传播的源头进行处理，形成制度保护下的绿色健康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环境。二要发挥社会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指向牌”作用，发挥积极的引领作

用。社会圈层具有强有力的辐射作用，在“圈层化”传播的过程中，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社会舆论，“有

人粗鄙地解读着‘网络自由’，毫不顾忌地放纵着本能、宣泄着情绪，以反主流、反传统的姿态，试图

摆脱显性制度的规约”[7]。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设，可以引导教育

客体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进而奠定话语传播的思想基础。三要发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时

代性与权威性的“粘合剂”。时代性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基本方向与新的追求，也是构筑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基本方向与追求。智媒时代，越来越多的教育客体自愿参与到媒介传播之中，在

构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过程中，不可一味追求自上而下的强行灌输，要以时代性为关照，深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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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之中，了解教育客体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需求，及时关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输出内容，

增强趣味性与丰富性。 

4.3. 加强媒介效应，拓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

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

权，不能被边缘化了”[8]。主流媒介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内容是重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过程中不可缺

少的因素，需要加强媒介效应：一要获得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加持。媒介公信力的评价是圈层内成员通过

体验与学习所形成的，主流媒体拥有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构建内容最权威的熟悉与感知，也更容易

在传播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公信力，使其强调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获得教育客体的共识。二要获得权

威性内容的赋魅。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权威内容的公信力都毋庸置疑，圈层内成员需要寻求值得信赖的

权威性内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需要教育客体基于事实真相形成意见，达成共识。三要寻求媒

介技术支持。社交机制与算法机制是当前进行网络交互的重要方式，前者主要发挥对信息与人物的筛选

过滤作用，后者则负责信息精准投放。两者的默契配合，使信息接收者获得较为满意的信息推送，对外

部化境有新的认识与体验。这种认识变化不仅局限在内容层面，也会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接收者的

社交关系产生新的影响。 
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圈层之间横向沟通交流缺失默契性，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陷入了不同圈层自说自话的撕裂状态。智媒时代，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

各网络平台、网络社群要根据当下所处的社会背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成有的放矢的新媒体矩

阵。不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融合方式，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

时代性与权威力。未来的媒介技术，将逐渐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更加密集的智力输入、更为关键的范

式创新的新发展阶段演进，教育主体需要继续拥抱新技术，重新凝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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